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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我一如往日地去车
棚拿自行车，正当我弯下腰开

锁时，目光不经意间扫到一样
东西上，我直起身子注视着
它———一辆自行车。

目光与它碰撞时就觉得
它与我似曾相识，彼此好像十
分熟悉。走近看，车胎没了气，
车架上蒙了厚厚一层灰，车撑

子也坏了，只好有气无力地靠
在车棚柱子上，迷茫中茅塞顿

开，眼睛顿时一亮，这是我父
亲的自行车！

看到它便想起了父亲带
我时的情景，从幼儿园我记事
起，父亲就一直骑着它带着我
去上学。小时候的我胖胖的，
自然父亲也很吃力，但没有一

声抱怨，总是一下一下均匀地
踩着。坐在后架上的我每天都
好奇地看着路边的景象。春
天，万物回春；夏天，烈日炎
炎；秋天，风吹叶落；冬天，白
雪绵绵。多少个春夏秋冬，父
亲就这样带着我。

猛然间，我又想起了我的
父亲，他不就跟这自行车一样
吗？同样苍老了许多。

周末，邀父亲去骑车兜
风，父亲竟欣然同意了。他先

用抹布擦干净了车架，又打足
了气，最后上了润滑油，便跟
我一起出去了。昔日的 “凤
凰”怎能与今日的“捷安特”
一较高下，“咔咔”变速后，父
亲就被远远地甩在后面了。我
停下车，回头看他，父亲仍是

一下一下不紧不慢地骑着，我
心里一紧，鼻子一酸，泪淌了
下来，父亲的确是老了！

是你引起了我对父亲的
注意。感谢你，自行车！

&'()*+,-.!

!

"

/ 01 !2345 678"

9:#

!"#$%&'()

*+,-. /012+34"

5.67899+):;<=

;<"=>

不同的童年有不同的味
道，而我的童年全是零食的

味道。
小时候的我超级嘴馋，

天天嚷着要吃好吃的。无奈
那时没现在这么多零嘴可
选，家里条件也不是很好，大
人们多半哄我说：“囡囡乖，
囡囡不闹，再吵就是坏孩子，

爸 爸 妈 妈 就 不 要 你 了 啊
……”或者再加一句，“马上
把你卖给东街的老拐子了。”
我便会半吓半从地止住哭闹。

不过有时候也有例外。偶
尔有小贩挑着担子经过胡同，
用在我听来是梦幻般的声音

吆喝道：“旺鸡蛋哎……五毛
钱一只……”或是：“浇了蜜
的糖葫芦哟，又酸又甜。”光
是这梦幻般的吆喝声就把我
肚里的馋虫勾了出来！

大人们这时仿佛也看出
了我的心思，会趁机抛出一

系列“不平等条约”，诸如叠
他们的被子，帮爸爸买香烟
等等。可怜的我好吃心切，只
想快点得到钱，于是心急火
燎地一一点头签订。很快我
就能捏着毛票飘啊飘下楼，
在小贩出胡同前将其火速拦

截住，从脏兮兮的手中接过
旺鸡蛋和糖葫芦，总是先迫
不及待地咬上一口。跑在回
家的路上像踩在云朵上那样

轻快。
这种满足感会在即将吃

完时烟消云散，我握着竹签
或是蛋壳惋惜地想，哎，怎么
不慢点儿吃呢？还有时想像

旺鸡蛋和糖葫芦会生宝宝，
一生就生了好多，我在后面
拼命吃，却怎么也吃不完，该

多好！
再找大人要钱时，不仅

只会得到一句理直气壮的
“少吃多味嘛”，而且会被指
使着做这做那———谁让我刚
刚自愿签了那么多“不平等
条约”呢！

稍稍长大了一点，冰淇
淋开始风靡，草莓的、香草
的、蜜瓜的、巧克力的……怎

样才能咬上一口呢……我顿
时计上心来。

第二天早上我破天荒地
主动陪妈妈买菜，一路上还
殷勤地拎着大包小包，累得
满头大汗。到了胡同口时，果

然，那个脸黑黑的卖冰淇淋
的阿姨还在那里。她周围的
小孩子都春风满面地从她手
里接过塑料碗。碗里圆圆的
球形眯着眼睛诱惑着我。

我拼命咽了一下口水，
低着头蹭着脚尖，小心翼翼
地对妈妈说：“妈妈，我想

……我……那个……能不能
……也吃一个小丑鼻子样的
……草莓味儿……冰淇淋？”

妈妈微笑着赏了我一
“毛栗”，“呵呵，死丫头，难
怪今天把我马屁拍得这么

好，原来另有所图。”
“嘻嘻。”我点头哈腰。
旺鸡蛋的香嫩，糖葫芦

的甜蜜，冰淇淋的清凉……
这一串串跳跃而甜美的音
符，构成一段活泼的旋律，弹
奏出了我童年的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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叠纸模型是我从小的爱
好。同街的小玩伴们都说我手
艺高，这让我很开心。听着朋

友的赞扬，老爸也挺支持我
的，常给我买些模型回来。

可是，这几个月老爸开始
反对我叠模型了。有一次，老
爸抱着个大箱子过来了：“奇
奇，我听你刘叔叔说，多学种
乐器，对将来考学校有很大的

帮助。他已经送他儿子去学钢
琴了。我思前想后，就给你报
了手风琴班。这不，手风琴我

都给你买来了。”说着，老爸
便解开箱子，里面露出了一架
龇牙咧嘴的手风琴。接过后抱
着它，感觉就是抱着一个沉重

的小磨盘。从此，我的模型没
了，休息没了。

一晃两个多月过去了。一
天，老爸说：“奇奇，弹段曲子

给我听听。”在不情愿中，我的
手指也开始不听话了，弹奏时

毫无章法。老爸听了，连连摆
手：“算了，算了。”我听了暗
暗高兴：这回我又可以叠纸模
型了。这边才高兴完，那边老
爸又开口了：“从今天起学围
棋吧！”顿时，我的心又凉了。

转眼间又是两个月过去

了，老爸把李伯伯家的儿子请
来与我对弈，结果他把我杀得
落花流水，看得老爸在一旁直
皱眉头。回到家，又被老爸数
落了一番。

走进自己的房间，看着静
静躺在书柜里的纸模型，我思

绪万千：老爸，我可以选择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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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几天，我发现右上尖牙
已经非常松动了，只有一丁点

儿连在牙龈上。老爸跑过来，
幸灾乐祸地说：“小子，你要拔

牙喽！”“是啊！留一点在牙龈
上，多别扭啊！我来帮你拔！”
老妈也在一旁说道。“老妈帮
我拔牙，她这人没数，不疼死

我啊！”我忐忑不安地想。
老妈先让我张大嘴，看看

牙齿松动的情况，看完之后，一锤
定音：“这颗牙是必拔无疑了！”
我听了，觉得身上汗毛都立了起
来。“我去拿线！”老妈说。

开始拔牙了，老妈用的是

双股线，把它拴在我那颗松动
的牙上，用力一拔，牙是没掉
下来，只听到本人嗷嗷的叫

声。老妈开口了：“嚎什么？有
什么了不起！不行，换四股

的！”啊？四股？我彻底晕倒。
光是那线就让人看得毛

骨悚然。于是，我乞求这位傲
慢的牙齿大哥快快下来，别让
我受罪了！
“一、二、三！”老妈喊口

号，猛地一拽，伴随着“我的

妈呀”的叫声，这颗固执的牙
终于下来了！老妈让我用棉球
塞到嘴里，止血。拔牙成功！我
兴奋地大跳，可总觉得掉牙的
那块儿像缺了点什么，挺不好

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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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位深受文艺女青年敬

仰的作家说过：千万不要和
写专栏的一起吃饭，饭局中
有几个专栏作者，此次饭局
就会几次出现在大小报章
中。我说给几位“闺蜜”听，
大家哈哈乱笑，“没错没错，
不过我们早就不写吃饭了，

饭局上顶多热闹些，用在专
栏，不够爆料了。”专栏应该

怎么写？其实很有规律，新闻
工作者的三贴近原则就是专

栏的秘笈：贴近实际，贴近群
众，贴近生活。

本周我的 “计划外实
际”就是：某传奇女友突然冒
了出来。小时候我们分享同
一根桔子冰棒，穿同一套运
动衣，约定长大以后读同一

所大学，在同一个城市工作。
结果呢？传奇女友远嫁南方，
多年来收心养性洗手做羹
汤。之前，她可是典型的白羊
座女子，性情火爆直率，想发
火就发火，说翻脸就翻脸，全
然不管时间、场合，弄得众多

追求者都败下阵去。现在身边
的这位，性情宽和，深谙讨好
“姐妹淘”之道，当年为了追
求她，动辄约请我等一众姐妹
喝茶聚会，弄得他成了我们手
帕交样的兄弟。白羊座女子再
怎么脾气嚣张，也被我们劝得

收敛七分。面对女友的冲天脾
性，他也渐渐少了尴尬，大家

都好成一家人了，家人面前丢
脸，不算丢脸。

据说他俩郎情妾意，平
时工作，假期旅行，孩子也已
出生，眼睛黑黑大大像妈妈，
嘴唇丰厚饱满像爸爸。因此
接到她电话，我兴致勃勃：
“今年春节回来不？孩子爸生
意怎么样？你就不要工作了，

干脆当全职太太，反正他对
你又好孩子又小，歇个几年
你再出江湖。”

到底是白羊座好女子，
说话依旧虎虎生风：“他经常
出差，一周在家不到两天，回家
也不理我，只和女儿说话，女儿

还不会说话呢，根本听不懂，睡
觉背对着我，出门也不打招呼，
跟他说话爱理不理眼皮都不抬
一下。”“哦，这样啊，该不会你
老公有外遇？”女友依然大刀阔
斧：“我看差不多，感情这种事
情说来就来，谁都没办法。”

够老套的情节，完全没
有新意。

我正盘算怎么宽慰她，
她兴致勃勃转了话题：“去年

基金市场投资回报率奇高，
我赚了一大笔，当时要你买，
你怎么样？”这场电话聊天持
续了半个小时，她噼里啪啦
机关枪扫了 28分钟，完全没
有失宠女子的黯然神伤，投
资计划、升职、房价、孩子教

育，运筹帷幄大局在握，派头
十足。我只能冷不丁打打冷
枪：“万一真有外遇，怎么
办？”“那就离吧，女儿我带，
买处房子从头再来。”“这么
简单？好像别家遇上这种事
情，会折腾很久。”女友突然

变得严肃，慢慢地吐出一字
一句：“总不能挡住别人的幸
福吧，这么做弄不好连自己
以后的幸福也搭进去了。”

说得在理，所以我说，
“亲爱的，让我抱抱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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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天，老妈电话问我：

“你那边冷了么？要保暖
啊。”老哥在QQ上也问候
我：“北京好冷了吧？”
“冷！”我响亮地回答。
“冷……” 哥哥迟疑地

打出这一行字来。
北京的冷确实是带惊叹

号的，而南京的冷倒真的是
打省略号的冷呢。

拉起窗帘一看外面，地
上的雪，还是一个月前下的，

树底下，旮旯里，灰扑扑地都
积着那儿，一副万年不解冻

的无赖样。下楼去丢垃圾时，
刚一出楼道门，唰的一下，那
股子凌厉的冷就像剑客的杀
气，使人烁烁地从毛孔一直
寒到骨髓，那是长驱直入的
冷，结结实实的冷，有体积有
质量地撞得你眼睛发花的

冷。于是就像逼到绝路的人，
知道面对这样的冷抵抗是没
有用的，索性挺直了腰，迎着
风紧跑，你爱怎么冻就怎么
冻吧……冻得死算你的！我
赶紧进屋去！

如果空气不太坏，北京

的阳光还是非常爽朗的，天
也明净，光也明媚，再加上屋
子里暖意融融，常常给人四
季如春的错觉，又诱惑着人
往外跑了。

南京的冷是另一类型
的。早晨起来，你会觉得凉飕

飕的，抬头看天，太阳老是打
瞌睡的样子，就算不打瞌睡，
睁开眼了，也还是一副疲塌

相。如果碰上下雨，那可好，
那个冷，就像一条小蛇，从脖

子里，袖口里，鞋帮子上，四
处蠕动着往身子里爬。冷也
冷不到骨髓里，你忍不住哈
一哈手，跺一跺脚，可不管是
哈手还是跺脚，冷意还是让
脚趾、手指渐渐地麻木了
……而这样的冷意，就算进

了屋子，空调大开，进了被
子，开了电热毯，都还是缠腻
着你，挥之不去。就算是洗热
水澡，在浴室去卧室的短小
路途上，也要经历一番“冷
遇”呢。而浴室里面，就算是
浴霸、取暖器、热水全开着，

若窗户没密封好，那渗进来
的冷，也还是会叫你周身不
舒服。早晨起床，从被窝里把
自己套进冰冷的衣服里，则
需要经历一番抵抗！

如今在北京过冬，其实
是冻不着的。老妈提醒要多

穿衣服，大可不必。我是穴居
动物，没有万不得已，绝对不
会下楼一步。我住的这楼虽

然有点老，但供暖也还靠得
住，没有夸张到穿衬衣走来

走去，但确实穿件薄绒衣服
就很舒坦了。想起刚来北京
时，冬天将至，我匆忙地说
要回江苏去了，朋友奇怪地
问：你干吗啊？我说：冷啊，
回去过冬。一群在北京的江
苏人哈哈大笑：回去过冬？

冷死你！
我偏头一想，果然如此。
诗人李亚伟得了一个诗

歌奖，要去中俄边界的一个
什么地方领奖。据说奖品是
一匹活蹦乱跳的赛马，这么
浪漫的奖品可不能不要，因

此昨天他千里迢迢就飞去
了———飞往零下四十度的西
伯利亚，身上只一件在北京
屋子里穿的薄衣。祝他和那
匹马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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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园就是公众的庭院，在

没有私人庭院的年代里，公园
的吸引力对于孩子来说尤其
大。在我的印象里，那是买门
票才能进去的地方，是小学时
每年春游和秋游的地方，是书
包里背着面包、香肠、榨菜和
一壶白开水进去的地方，是同

学们可以把红领巾取下来塞
进书包，然后肆意奔跑的地
方。还有，那是可以看到谈恋
爱的男女的地方。他们一般都
保持着距离坐在长椅上聊着
什么。虽然形态很正常，但神
态之独特，就是小孩子也是一

眼就可以看出来的。
以前的公园，高墙和不得

随意进入的门，构成了一种轻
微的有趣味的障碍。说来有意
思，障碍往往是产生趣味的前
提之一。那时的公园，是被门
票这东西给限制的，但又是开

放的；它有邀约的性质，但又
散漫无序；它不是日常生活，
它是日常生活之外的一个场
所。这就构成了向往的心境。

现在，城市里的一些公园
都免门票了，那些砖砌高墙也
都换成了铁栅栏，让公园里的

植物景观亮了出来，这就是所
谓的“透绿”。跟很多人一样，
我再也没有进去的念头了。现
在约会时如果对人说，我们去
公园玩吧，可能会把对方给吓
一跳。

我现在有时也要进公园，

那是带儿子进去玩，跟着孩子
瞎逛。大人索然无味，孩子兴
致盎然。公园是孩子的世界，
大人是进不去的，就是进去

了，什么都看不到。其实，孩子
对景观的感觉也是很漠然的，

他们关心的是公园里好玩好
吃的东西。几乎所有的公园都
有儿童乐园，还有很多吃的东
西，在成都的公园里还有一项
把吃和玩结合起来的东西，那
就是转糖饼：糖饼师傅用溶
化的白糖、麦芽糖，在大理石

板上画出各种花草虫鱼的图
案。这个过程很有趣，师傅用
的不是笔，而是勺子了，手腕
一抖一抖的，糖汁忽急忽缓
地流出，或泼墨似的或工笔
似的，几下就把一只鸟或者
一条鱼什么的呈现出来了。

孩子给师傅两块钱，就可以
转动大理石板边的转盘，转
盘像钟，每个刻度上是一只
小动物图案，转动指针，看停
在哪里，就可以得到哪种动
物的糖饼。每个孩子都想得
到一条大龙，但很难得到，据

说师傅们一般都要在转盘上
做手脚，避免人们轻易就转
到大龙，要不然就亏大了，一
条大龙要用很多糖汁的。我
儿子去年在浣花溪公园转到
了一条大龙，我还给他拍照
留念了。可以说，我儿子转到

的这条龙帮我偿还了一个心
愿，那是我小时候的一个念
想，从来就没有实现过。那
时，我们转一次才五分钱，好
像是这样的。

成都的公园，有两家几
十年来一直保持着时令花展

的特点———人民公园秋天的
菊展、草堂公园春节前后的
梅展。但由于东郊花卉基地
三圣乡一带开发成了被称为
“五朵金花”的休闲游玩地，
市区内的这些个老牌花展已
经没有什么吸引力了。那“五

朵金花”，一年四季，桃花、
荷花、菊花和梅花，很有代表
性地大规模地盛开，赏花之
余，喝茶、吃饭、麻将什么的，
成都人可以在花香美景里消
磨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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